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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利·波特》系列显性的情节发展背后还有隐性的叙事进程。 在宏大的外聚焦叙事框架之下嵌套着许多微观的

内聚焦叙事,通过表层文本与潜藏文本的互动,形成一边建构一边解构的双重叙事运动。 哈利·波特兼具英雄性与反英

雄性,他的命运看似先天注定,实际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魔法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问题根源和出路都在于个体家庭的力

量。 关系整个魔法世界命运的宏大叙事和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微观叙事一明一暗,共同推进叙事进程的发展,塑造出多

面的人物形象,表达出丰富的主题意义,引发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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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1997 年以来,《哈利·波特》系列已风靡全球 20 多年。 《哈利·波特》系列始终受到读者的热烈
欢迎,但到 2000 年第四部出版时,因其空前畅销,开始遭到主流批评界的强烈抵制。 学者们冷静下来认
真阅读作品后,才发现这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的作品,很快便形成了两种研究走向,“一是以神话原型批
评为导向的主题学研究,致力于挖掘作品中丰富的文学原型;二是以社会文化批评为导向,评析作品中涉
及的性别、种族、权力、多元文化等主题”

 

(姜淑芹,2008b:86)。 早期研究偏向于传统性,近年来的研究话
题越来越多元化,与消费主义、权利话语机制、酷儿理论、认知批评等理论相结合(Panoussi,2019:42),称
其为“极具史诗意味的后现代主义作品” (崔筱,2015:97)。 但是,这些关于后现代主义特点的话题研究
往往只是关注作品的某侧面,忽视了《哈利·波特》系列在整体叙事方式上的自我解构性。 在善恶争斗
的宏大英雄叙事背后,还有一股贯穿整个系列的微小个人叙事暗流,形成一边建构一边解构的双重叙事
运动。 本文挖掘作品中隐性的叙事暗流,解析其与故事的显性叙事互为补充、相互颠覆的审美张力。

1　 双重聚焦主体与感知者

聚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兴起的叙事学概念,它“以感知行为为标志,并以不同的行为主体作为识
别特征”(陈芳,2017:4)。 聚焦概念的出现强调独立于叙述之外的感知行为,即在对叙事文本的情境、事
件、人物等进行描述时,总有一个看待所有这一切的视角,或观察点,通过这一观察点将所看到的一切呈
现出来,并借由同一个或不同的叙述者之口将它们“说”出来。 在叙事文本中,聚焦所涉及的是谁在作为
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谭君强,2008:82-83)。 《哈利·波特》系列整体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
角,但聚焦的主体和客体,即感知者和聚焦对象却具有双重性,既有从魔法世界的感知视角看待哈利·波
特的叙述也有从哈利·波特的感知视角看待魔法世界和自己的叙述。 这种双重性使文本产生了多义现
象,因为“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 (申丹,2018a:

 

85)。 最突出的便是哈利·波
特的人物形象问题。 哈利·波特无疑是魔法世界的英雄,但同时他“身上又带有现代反英雄的特性” (姜
淑芹,2009:82)。 这种矛盾的身份特征正是由于感知者认识的不同而产生。 哈利·波特的英雄身份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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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世界的宏观视角塑造出来的,即一种外聚焦的视角,代表了整个魔法世界群体对哈利·波特的肯定
与期待。 故事一开头便通过魔法世界的两大权威人物麦格教授和邓布利多校长的视角为读者营造了关
于哈利身份的神秘气息:“他会成名的———一个传奇人物———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今天定为哈利·波特日,
我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会有许多写哈利的书———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知道他的名字!”
(Rowling,

 

1997:13)随后在哈利身上便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事情,包括悄悄消失的玻璃,猫头鹰传书等事
件,直到哈利·波特的神秘身世被揭开,哈利进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故事情节按照传统英雄历险的模式
展开。 不管是对角巷的人,还是哈利·波特的老师和同学,这些从外部视角感知到的哈利·波特都在不
断地印证他的英雄身份。

如果我们把感知的视角切换到哈利个人的内聚焦,看到的便是他的弱小与普通。 在麻瓜姨妈家里,
哈利一直被欺凌。 虽然对角巷的人见到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都毕恭毕敬,哈利自己却一直处于懵懵懂
懂的状态,更多的是为自己对魔法世界的无知而感到羞愧胆怯。 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之后,虽然感到
开心,但各种功课对他来说仍然压力巨大。 就连最能表现他英雄气概的历险部分,因为罗琳在情节上设
置了叙事逆转①,等到最后与伏地魔的化身面对面时,哈利感到的不是骄傲,而是惊愕与懊恼。 例如在第
一部中,当他看到面前的敌人不是他一直以为的斯内普教授,而是奇洛教授时,哈利惊愕得喘不过气来,
他“无法相信这一切,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288),随后哈利便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晕了过去,醒
来之后就已经糊里糊涂地取得了胜利,躺在病床上收获了大量“朋友和崇拜者送给你[他] 的礼物”
(231)。 《哈利·波特》的每一部都遵循这种模式,哈利和他的朋友们每次都因为不遵守规则而落入伏地
魔的圈套,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勇气与机智,但每次都是要靠师长的帮助脱险,直到最后一部哈
利才真正成熟起来。 整个系列描绘的是一名普通少年不断犯错逐渐成长的过程。 但这种从哈利个人感
知角度的描写隐藏在魔法世界对哈利·波特伟大形象的宏观聚焦框架之下,读者很容易被魔法世界的新
奇和故事的史诗性吸引,忽略了微小的个人视角。

随着故事情节的复杂化,两种感知视角都开始更多地聚焦于解构哈利·波特的英雄性。 在第四部结
尾,哈利亲眼看到了伏地魔的归来,因此在第五部的一开头便表现得焦躁不安。 他的教父小天狼星给他
写信要他“安分守己……不做任何鲁莽的事情” ( Rowling,2003:9),好朋友罗恩和赫敏也劝他不要着急,
但他“内心的怨愤不断地堆积,他真想大声怒吼出来。 如果不是他,甚至谁都不会知道伏地魔回来了!”
(10)回到魔法世界后,哈利多次对两个好友和教父发火,小天狼星提醒他要“保持礼貌”,不要“发脾气”
(123),但他甚至还多次感到想要攻击邓布利多校长,最后还因为冲动地闯进了魔法部而永远失去了他
的教父。 从哈利的朋友、师长的感知视角对他的描述是烦躁鲁莽,一个典型的叛逆期青少年形象。

代表魔法社会的魔法部对哈利的压制更是将善恶争斗的英雄历险变成了个人反抗权威的无奈与失
落。 从哈利年龄不够却意外入选三强争霸赛开始,他便被看成了一个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而不惜撒谎的
人,连他最好的朋友罗恩都说:“你可以把实话告诉我的,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很好,但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撒谎呢?”(Rowling,2000:287)等到他迫不及待地想警示大家伏地魔已经归来的时候,以魔法
部为代表的官僚机构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选择隐瞒真相,不惜一切力量把哈利·波特塑造为一
个沽名钓誉的小人。 魔法部长福吉利用手中的资源,在媒体上抹黑哈利的名声,“使外面的巫师都认为他
只是一个蠢笨的男孩,是个笑料,尽说一些荒唐的无稽之谈,就为了使自己出人头地” ( Rowling,

 

2003:
74)。 高级调查官乌姆里奇教授更是因为哈利说了真话而罚他每天在自己手上刻“我不可以说谎”的字
样。 哈利·波特无力改变现状,他“迷失在谎言、半真半假的事实以及各种各样谜一般的信息中,哈利·
波特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被人相信” (Flaherty,2004:93)。 此时的哈利·波特“身
上的英雄光环完全褪去,呈现为一个典型的从虚幻中惊醒的反英雄形象”(姜淑芹,2008b:84)。

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故事的最终结局自然是正义得到了伸张,哈利·波特仍然是魔法世界的英雄。
但整个系列结尾的英雄与开头的英雄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善恶争斗的传统英雄叙事框架经过微小个人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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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哈利·波特》系列每一集作品的高潮部分,读者都会发现不是助者变成了对手,就是对手变成了助者,营造出出其不意的叙事逆转

效果,详见姜淑芹,《论〈哈利·波特〉的叙事结构》,《外国文学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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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内部解构已经演变成了现代普通人的心路历程。 难怪哈迷读者认为小时候看《哈利·波特》惊诧于
其非凡的想象,梦想着自己也拥有强大的魔法斩妖魔除鬼怪,长大了才看到哈利·波特的辛酸与努力
(Natov,2001:311)。 双重聚焦的叙事手法使哈利·波特的人物形象变得立体化,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命
体验。 每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曾经历过压抑、反抗与无奈,梦想着有一天成为无往不胜的英雄,又慢慢地
认识到自己的平凡与奋斗的价值,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性与人性交织的哈利·波特。

2　 表层文本与潜藏文本

从叙事进程的角度来讲,哈利人物形象的发展过程其实是表层文本与潜藏文本的互动过程。 表面上

看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传统英雄,潜藏的视角却塑造了一个挣扎的现代普通人形象。
 

传统的英雄叙事重在
强调命定论,“哈利·波特系列的文本中充斥着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由内至外的领袖风采,确保一切回
归秩序的自我牺牲等结构符码”(Mendelsohn,2002:160),但与这个显性的表层文本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
隐性的潜藏文本,它在不断强调个人选择的力量。 “命运与自由选择之间的冲突贯穿整个系列七部小说,
但研究界却始终没有关注到这个双重性” (Pond,2010:18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自由选择的叙
述隐藏在宏大的英雄叙事框架之下,并且作者采用了碎片化的方式分散提供信息,只有反复细读文本才
能发现。 其实,早在 2004 年和 2007 年就已有资深哈迷关注到了这个问题①,学术界的忽视很可能是源于
对《哈利·波特》的轻视,没有充分关注其微妙的叙事艺术。 命定论与选择论的对立围绕故事的核心事
件“预言”展开。 哈利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是那个大难不死的孩子,而他遭到伏地魔袭击是因为一个
预言:

有能力战胜黑魔王的人走近了……生在曾三次抵抗过他的人家,生于七月结束的时候……黑魔王会

把他标为自己的劲敌,但他将拥有黑魔王不知道的力量……他们中间必有一个死在另一个手上,因为两

个人不能都活着,只有一个生存下来……有能力战胜黑魔王的那个人将在七月结束时诞生。 (Rowling,
 

2003:841)
 

预言是英雄故事常用的元素。 传统的预言是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人力可以改变,所有的神话故事及
民间传说都是如此,例如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老国王选择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无法摆脱厄运。 哈利的历险
都是因为伏地魔想要抵抗命运的安排,但他注定每次都失败。 在《哈利·波特》系列中,这个预言贯彻始
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读者哈利的神秘性,但围绕预言的叙述却隐藏着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这个预言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选择,因为这个预言适用于两个男孩,一个是纳威,一个是哈
利,他们俩都生于七月底,父母都在凤凰社,两家的父母都曾经三次从伏地魔手里死里逃生,也就是说那
个有能力战胜黑魔王的人也有可能是纳威。 但“黑魔王会把他标为自己的劲敌”,也就是说哈利的命中
注定实际上是伏地魔选择的结果,他选择了哈利作为自己的劲敌,由此便改变了哈利的一生。

被黑魔王选定后,哈利的人生似乎就被预言左右了,从小便顶着“救世主”的光环,承担着拯救整个
魔法世界的重任。 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利最终成为拯救魔法世界的英雄也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 最初进
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时,分院帽就很犹豫,并且认为哈利更适合去斯莱特林学院,因为它“会帮助你走向
辉煌,这毫无疑问”(Rowling,

 

1997:121)。 但哈利最终去了格兰芬多。 这个时候的哈利对斯特莱林并无
多少了解,他的选择只是基于对马尔福的厌恶。 在对角巷购物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傲慢以及对非古老巫
师家庭出身孩子的轻蔑让哈利感到不适。 后来在火车上马尔福对好友罗恩的嘲弄更加激起了哈利的愤
恨之心,并且从罗恩那里了解到一点马尔福一家与黑魔王的关系。 面对分院帽的时候,哈利完全没有考
虑自己的未来是否辉煌,而是遵从了自己当下的内心。 哈利选择的是纯洁正义的一方,正如邓布利多指
出的,哈利必须杀死伏地魔,但“不是因为预言! 而是因为你自己,你不这样做就不会安心!” ( Rowling,

 

2005:511)伏地魔选定了哈利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他一定要追杀哈利。 但预言中并没有说哈利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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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他也完全可以不理会那个预言,但出于正义的本性,即使伏地魔不来追杀他,他也一定会站在反抗
伏地魔的一方。 伏地魔与哈利的命运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非命运的安排。

作出预言的特里劳妮教授在故事中被塑造成一个老骗子的形象,她那些所谓的预言都是无稽之谈。
邓布利多校长认为她没有丝毫天赋,并且认为占卜课也没有必要开,“因为我们行为的因果关系总是如此
复杂、如此多变,所以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Rowling,

 

1999b:426)。 神奇动物马人费伦泽更是对特里

劳妮教授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她的时间几乎都浪费在自吹自擂的废话上了,这种废话被人类称作算命”
(Rowling,

 

2003:603)。 费伦泽指出人类向来不怎么擅长预测未来,就连马人也都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才拥
有了这种能力,但是“有时连马人都会看走眼,所以过于相信这一类事物是很愚蠢的”(604)。 在《哈利·
波特与混血王子》中,当哈利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对抗伏地魔时,邓布利多向他强调,“永远不要忘记,
预言的意义只是伏地魔造成的……伏地魔把你当成对他最危险的敌人,而这样一来,他就使你成了对他
最危险的敌人”(Rowling,

 

2005:509)。 这句话听起来比较绕,邓布利多进一步解释道,特里劳妮教授的

预言误导了伏地魔,并且他只听了一半就采取了行动,而如果伏地魔没有听说过那个预言,就不会去杀哈

利,哈利的母亲也不会牺牲自己保护儿子,伏地魔也就不会因为牺牲魔咒的力量而制造出自己最可怕的
对手。 也就是说,预言本身并没有意义,这一切都是伏地魔选择的结果。 如此一来,预言的权威性就完全

被颠覆了。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申丹教授称这种与情节发展齐头并进、贯穿文本始终的叙事暗流为隐性进程①,并认为这种一明一

暗、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运动交互作用、互为补充,联手表达出经典作品丰富复杂的主题意义和塑造出多

面的人物形象(申丹,2018b:84)。 哈利·波特被塑造成英雄,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选择

对抗邪恶。 他的对手伏地魔也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而他选择把自己塑造成伟大的黑魔王。 他们
之间的争斗从表层叙事来看“用各种象征符号勾画出一幅社会意识形态画面……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

不平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仪式、规则等”(Heilman
 

et
 

al. ,2003:242)。 简而言之,哈利·波特与伏

地魔的斗争代表着传统的善恶之争,象征着颠覆偏见、追求多元平等世界的努力,是宏大叙事,那么是什
么使两个男孩做出了如此影响深远的选择呢? 这些宏大的善与恶的根源是什么呢? 《哈利·波特》系列

通过微观叙事的潜藏文本回答了这一问题。

3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

正邪冲突是托尔金以来的高奇幻小说的基本主题,但 90 年代之前的奇幻小说对于两派之间争斗的

原因通常模糊处理,往往是黑暗势力无端地就崛起。 这种模糊性是奇幻小说被指虚空逃避的重要原因,
因为抽象的正邪对立十分空洞,主人公的所有冒险活动就沦为模式化的行为,即评论界所诟病的类型文

学的套路,缺少具体的深刻的现实关怀。 《哈利·波特》系列在传统奇幻小说的大模式之下,不仅融入具

体的社会问题,并且使黑暗势力与正义势力争斗的基本点也具体化,一个追求单一专制的极权统治,一个
追求多元和谐的平等生存。 不仅如此,这种对立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不仅哈利·波特的命运是自由选择

的结果,黑魔王的命运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更进一步的是,作者还挖掘了造成这些选择的原因———是

否拥有父母的爱。 关于哈利的力量来自母亲的牺牲的叙述贯彻整个系列,同时也潜藏着关于伏地魔缺少
母爱的叙述。 关于原生家庭是否给予了孩子爱的力量这样的微观叙事与宏大叙事形成了映照。

作为成长故事系列,它也是哈利逐渐体会父母的爱的力量的过程。 哈利能够成为大难不死的男孩是

因为母亲施了一个古老的魔咒,牺牲自己保全孩子,这个魔咒保证了哈利在成年之前不会受伏地魔的伤
害。 哈利最初并没有完全明白母亲为他做的牺牲的力量有多么大,甚至会有些厌烦邓布利多总是强调他

的力量源于他有爱。 等到最终了解了伏地魔的身世后,他才体会到母亲的牺牲护符力量有多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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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丹教授早期对隐性进程的研究限定的范围比较狭窄,基本都局限于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篇幅短小,语言精练,申丹教授举例的隐性

进程很不容易为人所察觉,都是通过细致的文体学与叙事分析才发掘出作品的隐含进程。 申丹教授 2019 年与 2020 年新发表的论文

中探索的范围有所扩大。 《哈利·波特》系列的这些叙事进程虽然在文本层面有明确的表述,但也不同于传统的隐匿情节、第二故事

等,而是更接近于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进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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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地魔的恐怖则源于母爱的缺失,他本名汤姆·马沃罗·里德尔,他的母亲梅洛普·冈特是霍格沃
茨魔法学校四大创始人之一斯莱特林家族的后人。 她的父亲和弟弟因为她出身巫师家庭却没有魔法技
能(哑炮)而残酷地虐待她,可是实际上她的魔力只是因为父亲的高压和恐怖行为而无法正常发挥。 她
痴痴地暗恋着村里的一个麻瓜汤姆·里德尔。 在父亲被抓去阿兹卡班服刑后,梅洛普使用魔法让汤姆·
里德尔与她一起私奔了。 但真相败露后,汤姆无情地抛弃了已经怀有身孕的她。 梅洛普深受情伤,完全
没有活下去的意志,生下儿子后一个小时便死去了,临死时只希望孩子长得像爸爸,并给孩子取了父亲的
名字。 梅洛普没有给予小汤姆一点点母爱的力量,她陷在自己的悲剧里不能自拔,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
那个不爱她的男人身上,但如孤儿院院长所说:“从来没有什么汤姆、马沃罗或者里德尔家的人来找他,也
不见他有任何亲戚,所以他就留在了孤儿院里。”

 

(Rowling,
 

2005:266)作为一个生活在麻瓜孤儿院的小
巫师,童年伏地魔的一些奇异力量让其他的孩子感到害怕。 可汤姆的成长历程中没有一点爱的力量,他
意识到自己的某些特异功能后,选择了利用它们恐吓、惩罚、控制别人,从中获得满足与存在感。

爱的缺失使汤姆成长为一个冷漠、自私、孤傲的孩子。 长大后经过多方查访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他
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冷酷地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祖父母与舅舅。 汤姆切断了一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将自己的名字重组为伏地魔,开始了孤家寡人独霸天下的征程。 因为憎恨麻瓜父亲,他也憎恨自己身上
的麻瓜血液,所以坚决不会再采用父亲的姓氏,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带领食死徒们维护魔法世界的纯正血
统。 在第二部中,他亲口向哈利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汤姆·马沃罗·里德尔” ( Tom

 

Marvolo
 

Riddle)重组为“我是伏地魔”(I
 

am
 

Lord
 

Voldemort)的。 二者字母完全一样,只是排列不同。
难道你认为,我要一辈子使用我那个肮脏的麻瓜父亲的名字? 要知道,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萨拉

查·斯莱特林本人的血,是通过他后代的女儿传给我的! 难道我还会保留那个令人恶心的普通麻瓜的名

字? 他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抛弃了我,就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个女巫! 不,哈利。 我给我自己

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字,我知道有朝一日,当我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时,各地的巫师都不敢轻易说出

这个名字! (Rowling,
 

1999a:
 

314)
伏地魔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畸形的报复。 他的悲剧根源于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偏见,麻瓜对巫师的

偏见。 因为父亲的偏见与抛弃行为,使他心中充满了恨,而母亲也由于这种偏见的影响而没有能力给予
他爱的力量,使他的人格产生了变异,选择了一个人与全世界对抗。 社会偏见造成了伏地魔父母的家庭
悲剧,这个家庭悲剧在伏地魔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社会偏见问题。

哈利选择感恩母亲的牺牲,选择理解接受父亲的不完美,因而在关键时刻总能获得他们的保护。 在
第三部中,遭遇摄魂怪围攻时,“呼神护卫”咒语并不熟练的哈利召唤出了一头牡鹿守护神,成功击退了
摄魂怪。 哈利以为那是爸爸为他召唤出的,因为爸爸的守护神是牡鹿,但实际上他的守护神也是牡鹿,是
哈利自己凭借心中对父亲的崇敬之心成功召唤出了自己的守护神,邓布利多又一次指点他道:

你认为我们爱过的人会真正离开我们吗? 你不认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晰地想起他们吗? 你

父亲活在你的心里,哈利,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格外清晰地显现出来。 否则你怎么会召来那样一个

特别的守护神呢? (Rowling,
 

1999b:427)
父母的爱长久地保护哈利,哈利对他们的爱则使那份爱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迸发。 到了第四部伏地

魔恢复肉身,哈利面临生死大劫的时候,哈利的父母的灵魂又一次通过闪回咒出来保护他不受伏地魔伤
害。 从来没有感受过爱的伏地魔轻视这种爱的力量,他的选择是杀害自己的父亲和舅舅,反而去采用仇
敌的血来使自己复活。 而邓布利多却选择了延续哈利母亲付出的血的牺牲,把哈利送给了她仅存的姐
姐,使血缘的纽带成为持续保护哈利的力量。 哈利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这些给予的爱转化成了自己的爱,
因而当他成年后,父母的力量再也无法保护他的时候,他仍然能够依靠自身爱的力量击退伏地魔。

在第四部结尾的时候,伏地魔取了哈利的血得以复活,因此不仅打破了不能碰他的魔咒,并且把哈利
的一部分也放进了自己体内,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哈利,这也是为什么邓布利多教授让哈利学习
大脑封闭术来阻止伏地魔的这种控制。 哈利没有学会封闭大脑,但最终还是赢得了战斗,邓布利多又一
次强调爱的重要性,但这一次已经不是父母给他的爱,而是哈利对教父小天狼星的爱。

关在那个房间里的那种力量,你大量拥有,而伏地魔根本没有。 那种力量促使你昨晚去救小天狼星。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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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力量也使你不受伏地魔的控制,因为在一个充满了他所憎恶的力量的身体里,他是无法近身的。 到

了最后,你能不能封闭大脑已并不重要。 是你的心救了你。 (Rowling,2003:
 

844)
哈利从父母那里接过了爱的旗帜,学会了爱父母、爱亲人、爱朋友、爱正义、爱所有人。 所以到了第六

部的时候邓布利多又指出了哈利与伏地魔本质的区别。 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的联系,哈利能够看到伏地魔
的思想、野心和他的蛇语,也能看到伏地魔的威力,但哈利从来没有接受黑魔法的诱惑,从来没有显露过
追随伏地魔的欲望。 “简而言之,是你的爱保护了你! 唯有这一种保护才有可能抵御伏地魔那样的权力
的诱惑! 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诱惑,那么多痛苦,你依然心地纯洁,还像你十一岁时那样”(511)。

在系列的后几部中,《哈利·波特》已经超越了儿童个体成长,开始探讨社会生活中人的欲望追求与
各种力量的博弈。 哈利经历了来自魔法社会的误解、打击和诱惑,仍然能够保持初心,靠的就是以爱的力
量凝聚而成的“精神共同体”的力量。 视角从社会转到家庭后,罗琳又一步步将哈利和伏地魔的个人故
事重新推进到社会层面,哈利的爱从最平凡的亲情开始,包含了友情、爱情与同情,到最后一部时发展到
甘愿为整个魔法世界受死的耶稣式大爱。 伏地魔则始终孤独前行,靠恐吓聚集乌合之众,最终败给了靠
真心与博爱赢得了小精灵、马人、巨人、甚至幽灵等所有生灵帮助的哈利。

从社会到家庭再到社会,罗琳始终在关注宏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英雄叙事的本质特点,“神话里的
事件不仅仅只影响某个领域的规则,而是要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 Dickerson,2006:28),但
她同时巧妙地在二者之间插入了一个家庭作为支撑点,使空洞的社会问题有了具体的内容。 从这个角度
看,《哈利·波特》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个很具体的家庭教育案例。 原生家庭的爱能够给予
一个人力量,缺失这种爱则会毁灭一个人。 改变社会问题的希望也在于最小的社会单位,即家庭的力量。
奇幻小说的英雄叙事模式主要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托尔金发扬光大,而在这之前还有 20 世纪初期内斯
比特开创的家庭魔法,强调家庭的力量,一直是英国儿童文学的传统。 罗琳巧妙地将两种传统融合,既关
注宏大的社会问题,又通过微观叙事拉近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探索解决社会偏见问题的出路。 普通
人往往会认为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与自己无关,从微观的家庭视角可以看到,其实它与每个具体的个体
息息相关。 崔筱认为罗琳创造出偏执的伏地魔这一形象,是为了突出当代社会信仰危机的巨大破坏力,
他从不相信救赎,只是一味地追求永世的生命和无尽的权力,为达目的不惜滥杀无辜、灵魂分裂。 作者用
伏地魔制造魂器的行径暗喻由于信仰缺失所导致的无知与残暴,试图唤醒更多的人重视信仰,让每个人
都认识到:就像能够驱散摄魂怪的守护神咒语那样,只有努力相信美好的事情才能帮助自己战胜恐惧和
黑暗(崔筱,2015:96)。 这一观点准确地总结了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内涵,但关注到作品的微观叙事后,我
们才能找到信仰缺失的原因所在,保持初心的力量源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以爱的力量克服偏见、颠覆独
裁,努力建立和谐共存的美好家园。 两个叙事进程相互补充,既关注到外部世界的矛盾斗争,又可以反思
个体的生存方式,使我们不仅聚焦于问题,更要思考问题的根源与解决办法。

4　 结语

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趋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但文
化上多元性的诉求也越来越强,“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消解了认同的‘单一性’和
‘本真性’”(王宁,2010:98),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期待彰显自己的独特性,二者之间
形成了强大的张力。 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渴望新秩序,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参与,都要体现自我
价值的新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伟大的英雄,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以
博爱的胸怀共建一个承认他者、容忍差异的和谐生态社会,这正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现实意义。 申丹
教授总结了九种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相互补充的情况,其中一类是针对儿童的童话情节和针对成人的隐
性进程,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进程,才能对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创作技巧达到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申丹,2019:

 

87)。 这其实是优秀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儿童看热闹,成人
看门道的双重性。 《哈利·波特》系列就是一部“不仅适合少年儿童,更适合成年人”(刘绪源,2018:149)
的优秀作品,它的表层叙事为儿童们讲述了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英雄历险故事,隐性进程让成人们看到
了后现代社会普通人的挣扎、努力与选择。 其实《哈利·波特》的读者群不仅仅限于儿童 / 成人的简单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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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它在不同层面上能够打动不同的读者。 罗琳的双重叙事模式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内涵,成功地“将传
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相融合,并与后现代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相适应,从而产生了全球性的轰动效应”

 

(姜淑芹,2008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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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Narrative
 

Movement
 

in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JIANG

 

Shuqin
Abstract:

 

Behind
 

the
 

overt
 

plot
 

development
 

of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there
 

is
 

a
 

covert
 

narrative
 

progression
 

which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grand
 

narrative
 

with
 

its
 

narrative
 

of
 

internal
 

focus
 

and
 

subtexts.
 

Harry
 

Potter
 

is
 

an
 

archetypal
 

hero
 

as
 

well
 

as
 

an
 

anti-hero.
 

His
 

status
 

as
 

“the
 

Chosen
 

one”
 

is
 

not
 

predestined
 

but
 

out
 

of
 

the
 

individual
 

choice
 

of
 

Voldemort
 

and
 

further
 

confirmed
 

by
 

his
 

own
 

free
 

choice.
 

Big
 

moral
 

and
 

social
 

problems
 

simply
 

come
 

from
 

the
 

prejudice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re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ir
 

family.
 

The
 

overt
 

grand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fate
 

of
 

the
 

whole
 

magical
 

world
 

and
 

the
 

covert
 

small
 

narrative
 

centering
 

on
 

private
 

life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reveal
 

the
 

novel̓s
 

complexity
 

in
 

character
 

and
 

multiplicity
 

in
 

theme,
 

inviting
 

various
 

responses
 

and
 

interpretations
 

from
 

readers.
Key

 

words:Harry
 

Potter;
 

covert
 

narrative
 

progression;
 

grand
 

narrative;
 

small
 

narrative;
 

fre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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